《传习录》书评


[bookmark: _GoBack]与其说是《传习录》的书评，不如说是一些感悟，或者说是对我日常行为的指导之书。这本书是我哥推荐给我的，其实刚刚翻开的时候，有点敬畏，有点好奇，但更多是怀疑，感觉应该自己没有办法读懂吧，两天之后印证了我的想法，没错，这样子按部就班的读真的就很难理解，于是我换了一种阅读方式，就是把他当作解决问题的宝盒，每每遇到行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翻开一页，细细品读，虽然翻到的内容不一定给我应对具体问题的具体指导，但是一定对我当时的思想状态和心情有很大的影响，直接影响的就是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。《传习录》是明代王守仁的语录和重要论学书信集。由弟子辑录而成，共3卷，是书为王学最重要文献。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薛侃将徐爱、陆澄和他本人所辑王守仁语录刻于赣州，书名《传习录》，这便是现行本上卷内容。嘉靖三年（1524）南元善在绍兴刻两卷本《传习录》，上卷即赣州本内容；下卷是他所抄录的王守仁部分论学书信，这便是现行本中卷的主要内容。王守仁死后，钱德洪等广辑遗言，得语录多条，嘉靖三十四年刻于宁国，题曰《传习续录》，这便是现行本下卷的主要内容。有一次，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，心情很低落，想了两天怎么都想不通，感觉道理明明就是我这边的，为什么结果出人意料呢？翻开《传习录》，读一篇聊以自慰：崇一来书云：“师云：‘德性之良知，非由于闻见，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，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，而已落在第二义。’窃意良知虽不由见闻而有，然学者之知，未尝不由见闻而发。滞于见闻固非，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。今曰‘落在第二义’，恐为专以见闻为学者而言，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，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。如何？”良知不由见闻而有，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。故良知不滞于见闻，而亦不离于见闻。孔子云：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”良知之外别无知矣。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，是圣人教人第一义。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，则是失却头脑，而已落在第二义矣。近时同志中，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，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，正是欠此一问。大抵学问功夫只要注意头脑是当。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，则凡多闻多见，莫非致良知之功。盖日用之间，见闻酬酢，虽千头万绪，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；除却见闻酬酢，亦无良知可致矣，故只是一事。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，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。此与专求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，则一而已。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。”既云“择”，又云“识”，其真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，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、识，则已失却头脑矣。崇一于此等处见得当已分晓，今日之问，正为发明此学，于同志中极有益。但语意未莹，则毫厘千里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。良知是种种经验认识活动中的主宰与头脑。在这里，王阳明首先将良知与见闻之知区别开来，但马上又将二者统一起来，甚至认为“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的说法仍语意之间未免为二”。看得出，阳明认为致良知与求见闻并非两样功夫，良知与见闻，似乎既有不同，又在实际的道德实践中难以分开。这就是阳明一方面反对“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”，另一方面也反对脱离见闻空谈的原因。王阳明学问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力求把握“头脑”，即把握事情的根本或关键。阳明先生在这里强调“做学问的功夫必须把握住最关键的地方”启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学会抓住事情的关键，这样才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虽不能直接处理我所经历的具体的事，却解了我的心头惑，也许考虑事情，不要纠结于事情本身的对错，格局打开，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因素，才是上佳之选。这本书我还要继续参悟，继续拜读，不敢做评。
